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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馬丁一瘸一拐地來到警察局，華生警探不知是否該相信自己的眼睛。馬丁

是黑幫的一個重要分子，多年前，華生警探曾想以一件勒索案起訴他，但是黑幫

分子請了一個著名的律師打贏了官司，馬丁被無罪釋放。從那以後，警方未掌握

任何有關馬丁的有價值證據。所以，當馬丁要求警方扣押自己時，華生警探表現

得迷惑不解。 

  「我願意提供證據，」馬丁低低地說，「只要你把我關起來，我可以提供你

們所需的任何證據。」 

  「這怎麼能行？」華生警探不動聲色地說。他素來以辦案時冷靜著稱。「你

知道，警察局並不是旅店，不能隨便留人。你怎麼知道我們會需要你所說的證

據？」 

  「嘿，華生警長。少來這一套。」馬丁想裝出平素凶狠冷酷的樣子，但聲音

中已含有哭腔。「我知道你想獲得金斯先生犯罪的真憑實據。老實說，我可以幫

你們把他抓起來，把他送上法庭，但是，你們要保護我。」 

  「金斯先生？」華生警長佯裝冷漠的樣子。 

  金斯是舊金山各種不法集團的幕後主持人。全城任何一樣非法活動都與金斯

或多或少有關連。可是華生警長和他的手下卻找不到絲毫真憑實據來指控金斯。

事實上，金斯居然在上流社會混得有頭有臉，只讓像馬丁這樣的手下去幹違法勾

當。前些時候，金斯居然還出席了城市紀念遊行活動，甚至坐上主席臺。這讓華

生警長懊恨不已，又無可奈何。 

  現在馬丁說可以幫警方拘捕金斯，正中華生警長下懷。馬丁的證詞將是一份

有力的證據，足以把金斯送上法庭。但是，華生警長竭力控制住自己興奮的心情，

表現出一副無所謂的樣子。 

  「好吧，馬丁你有什麼情報。」華生淡淡地說，「即使我們對金斯先生有興

趣──請注意我說的是『即使』──我們又怎麼會相信你的話呢？我聽說你是金

斯最得力的手下之一。」 

  「好吧，警長，我願意向你坦白供述，但你必須答應保護我。」馬丁的表情

急切而絕望。華生知道，馬丁是真心的。 

  「我不會向你保證任何事。馬丁，如果你願意的話，可以先告訴我為什麼到

這兒來。然後，我再告訴你是否相信你。」 

  馬丁深吸一口氣。「事情是這樣的。三年來，我一直替金斯先生處理收保護

費的事。我主持城北一帶收保護費的業務，我出面談價、收錢，如果有不服的就

教訓教訓他們。」 

  華生警長點點頭。他知道黑社會的這一套。金斯先生的幫派向各區的店主收

取保護費。如果不交，就馬上會遭到報復，而且手段乾淨狠辣，不留絲毫證據。



店主人都很懼怕，沒有人敢出面控告和作證。因而，警方一籌莫展，對金斯和馬

丁之輩毫無辦法。 

  「簡單地說，」馬丁繼續，「過去兩年裏，我把保護費加高了些，超出的部

分就自己獨吞。金斯並不知道這事。他收他的，我留我的，所有的錢都經我一手

處理。店主人和金斯都不知道。」 

  華生警長暗吃一驚。這一情況警方事先可不清楚。 

  「我並不很貪心。」馬丁補充說，「我只留下多收的百分之十。我很聰明，

絕不像其他人那樣胡亂揮霍，我把錢存入外地的銀行。我打算再幹一兩年，存夠

了錢，到南方買一個加油站，從此洗心革面，老老實實做人。」 

  馬丁會老老實實做人？這想法使華生警長笑了出來。「如果你會做個老實

人，地獄的火也會熄滅。」 

  馬丁顯得有些惱羞成怒，但他居然壓住了火氣。顯然，他的確有求於警方。 

  「可是，天有不測風雲。」馬丁接著說，「有一天晚上，我在一間酒吧裏認

識了一位小姐。她漂亮極了，藍眼睛、黑頭髮、身材玲瓏，比雜誌封面上的模特

兒還要美。我們一塊聊天，她告訴我她叫艾琳。她說她是個教師，我看她也不像

其他進酒吧的女子──你知道，她特別有修養。她說，她有個女友剛和男朋友分

手，傷心欲絕。所以她們約好在酒吧裏見面，準備好好談一談。」 

  馬丁停下來，點了一支菸。「警長先生，我從來不和女人胡混，但是艾琳不

同，我根本就沒指望她會和我約會。我想隨口問問何妨，結果她居然答應了。我

從未想到，我，馬丁，居然能和一位教師一起出去約會。」 

  華生警長笑了，「真是有趣的一對。」 

  「長話短說，」馬丁歎了一口氣，「我們約會了一個月，隨著交往的加深，

就產生了一個必然的結果，我心中對自己說，『馬丁，這個就是你要找的終生伴

侶，她美麗，又聰明，有文化，又能容忍你身上的毛病，她喜歡你。」 

  「華生警探，看起來，她真的是喜歡上我了。」馬丁有些傷感地說，「我們

交往的那幾個月中，從未爭吵過，甚至很少有意見不同的時候。她特別溫柔可人，

我們性格也合得來。但是，我只有一件事不能告訴她。我不能告訴她自己靠什麼

謀生。她是一個教師，根本不可能理解我。她想要男友有一個體面的工作，所以

我謊稱自己是推銷員，可是她並不相信我，為了這事，我們倆還差點第一次吵架。」 

  華生警長在椅子上伸了個懶腰，打了個呵欠。「馬丁，你的愛情故事很動人。」

他揶揄道，「可是能不能簡明扼要地說出重點？我對你的愛情生活並沒有太大的

興趣。」 

  「你聽我說完，」馬丁打斷，「我決定向艾琳求婚。我有把握她會答應的。

我們可以馬上結婚，我甚至可以答應她讓她繼續工作。不過，我以後會在南方買

個加油站，帶她過無憂無慮的生活。我準備帶她到南方去度蜜月，順便打聽一下

有沒有轉讓的加油站。金斯先生可能不願意讓我離開，不過他很器重我，只要我

說去結婚，他就會放行的。他根本不可能知道我抽留保護費的事。」 

  「我昨天在市裏最大的金店為艾琳買了一隻戒指。你知道嗎，華生警長，我



花了兩千多元。」馬丁停了一下，看看華生。華生毫無同情之意。馬丁只有獨自

繼續，「今晚，她到我的住處來一起吃飯，她做得一手好菜。我買了一瓶香檳酒，

我們很盡興。直到吃完甜點之後，我開口向她求婚。」 

  「她沒有答應，也沒有馬上拒絕。她告訴我，她喜歡我。只是她覺得，如果

雙方不坦誠相對的話，未來不可能幸福。我說過，她總是堅持說相愛的人要坦誠。

她用那雙藍汪汪的大眼睛盯著我，說：『馬丁，我怎麼可能和一個連他幹什麼工

作我都不知道的人結婚呢？』」 

  馬丁用手摸了一下下巴。「警長，女人是男人的禍水。如果不想惹麻煩的話，

就要離女人遠一點，她們沒一個是好東西。」 

  馬丁的話突然頓住。「後來怎麼樣了？」華生不得不追問下去。 

  「以後的事就是我到這裏來的原因。我像個傻瓜一樣，把一切都告訴了那個

女人。我為金斯先生工作，我做些什麼，我甚至把暗中扣留百分之十保護費的事

也告訴了她。她的眼睛中有一種說服力，我居然老老實實地把什麼都說了。我還

告訴她，我準備洗手不幹了，老老實實做人。 

  「我真傻，怎麼會認為一個女人會理解你呢？艾琳聽完我的話後，開始嚎啕

大哭，說不知道自己該怎麼辦，說她多麼失望，說她不知道是不是該離開我。我

覺得手足無措，像一個熱鍋上的螞蟻。 

  「她哭得很厲害，淚流滿臉，然後她去拿皮包找化妝紙巾擦眼淚。結果，她

掏出一支手槍指著我。 

  「華生警長，我當時猶如冷水澆頭一般，徹底驚呆了。她舉槍要開，我說，

看在我真心向她求愛的份上，應讓我死個明白。她只說有人花錢雇她來偵察我，

看我有沒有玩什麼詭計。她沒有說是誰雇她，但我知道一定是金斯先生。我居然

自投羅網，不打自招，真是個傻瓜！我本應該早看透她來路不正，沒有教師會去

那種酒吧。也不會輕易和我約會，我還認為自己真是魅力男性。 

  「當時，我認為自己死定了。上帝保佑，電話鈴忽然響了。她轉頭的一剎那，

我乘機向窗口跳出去，她在後面開槍，但我已縱身撲出窗戶。幸虧我住在一樓，

不過我還是扭了腳。當時，我根本顧不上疼痛，沒命地跑。後來，我冷靜了一點，

我認識到，明天早晨，就會有職業殺手來找我了。」 

  馬丁用手揉著腳踝，顯然回憶使他意識到了疼痛。 

  「華生警長，」馬丁說，「我為金斯先生賣命了很久，知道他們那一套。但

我從未想到他居然會派女人來刺探我。我知道如果回去，肯定死定了。」 

  「是的，馬丁，事情真的很棘手。」華生說，「我想，你不會編這樣一個故

事來騙我們，這對你沒好處。我相信你說的是實話。看來，為人為己，你都只有

和我們合作了。」 

  華生警長站起來，伸伸懶腰，走到門邊。「湯姆，」他招呼一位警員，「以擾

亂治安把馬丁扣押起來，找一位速記員，記下他的口供。別忘了，準備一個新的

記錄簿，馬丁先生會有許多情況要告訴我們。」 

  馬丁一拐一拐地被帶離辦公室。 



  華生坐回椅子上，不禁開心地笑起來。事情居然會這樣轉變。 

  得來全不費功夫，輕易地可以抓到黑幫頭子金斯了。真的是很有運氣！ 

  華生警長準備去旁聽馬丁的供詞。但他決定先打個電話。 

  一個熟悉的聲音傳來。 

  「艾琳，」華生說，「計劃成功了，你真棒！馬丁已經準備吐露實情，我們

終於可以把金斯敲掉了。上帝，看不出你真能讓馬丁相信你是個女殺手。你應該

得奧斯卡獎。」 

  「感謝上帝，終於解脫了。」女警員艾琳說，「我不知道自己還能忍受那個

下流東西多久。如果今晚他發現我的手槍是空的，逃亡的就是我了。」在掛斷電

話之前，她又說，「哦，親愛的，你該看看這枚戒指，雖然這傢伙頭腦簡單，但

選東西還是挺有眼光呢！我們結婚時，你一定要送我一枚比這要好的戒指。」 

  「當然，親愛的。」 

                                      ------------------------(完) 

 


